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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浞二十六年  秋，林府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封府处决。次女林漪逃

脱。化名上官皎儿，来到帝都蓉城，与管家密联，试图平反冤案。有人暗中搜

集证据，而后告知皇帝“林家余孽”。在死牢，中被少年尉迟玄烨救起。然

而，生性善良的她没有谋反，她在暗中搜集证据，虽有朋友相助,却也寸步难

行。一些人无端闯入她的世界，慢慢改变了她口中的“冥冥注定”。他们像一

束光，在黑暗中踽踽独行。谁知，命运在阴云里发出嘲笑：“改变，只有毁

灭。”然而，他们不畏困难，一路向光明前行。一次次的分离，他们的感情也

越来越深。他们为她放弃了生命来维护，却事与愿违。死去的人消散了，活着

的人备受煎熬。失去了一个个朋友的她，虽痛心不已，但还在继续调查，却发

现尉迟玄烨乃邵国三皇子—邵允殷。她绝望了，回到了久违的寂寞中，冷落了

多少人的心?证据终于集齐，三年前冤案被反，管家之子景容为了让她回府，

杀死了她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个朋友——尉迟玄烨。她伤心欲绝，服毒自

杀，何为真死药?前尘散尽,自此，便是重生。在临死前，黑衣人延长了她的生

命，告诉了她一个秘密。原来，自己乃昭国六公主昭嘉仪，而管家之子是皇兄

的暗卫。他们精心策划十几年,终于在建安四年有了结果。为皇帝暗中调查，

杀死林漪之父，让她的朋友为她而死……这些，尽是他们二人所为。而邵国六

公主邵嘉仪只在史书中留下了一个轻轻的“殁”字；林倾将军之女林漪，降罪

“余孽已除”；而自己上官皎儿，在完成任务之后，也要被最重要的人的杀

死。在意识散尽的前一秒，月光下，他将夜行衣脱下，竟是已死去的尉迟玄

烨！而她，尽其一生也无力回天。得知骗局之后，众人眼中原本不会落泪的

她，生生泣出了血泪。尉迟玄烨知，再睁眼，她什么都不知道了，又是那个只

有欢笑的小姑娘了。昭嘉仪、林漪、上官皎儿、景容、尉迟玄烨……他们都死

去了。少康元年秋，先皇之子邵允殷登基，曾经的景容为邵国宰相，他们利用

她杀死先皇。五年之后，兜兜转转，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完) 

 



 

 

楔子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 

   青苔附于石，流水声声，袅袅余音。凄凉的女声幽幽清唱，和着阵阵

古琴声，悠远清沉。漫入江南初夏，微风起拂，回荡在清泉之上。打了个旋，

散了。 

清泉掩于森林之间，唯有流水之声不绝于耳。林中皆为绿，却有一丝素

白，格外突兀。她倚风而立，身后布景一片明朗，风华绝代。清风抚起衣衫，

面纱飞扬，似仙，不望红尘，隐于世间。 

  半晌，细细聆听琴声来自东南方向。她慢慢抬脚，向西北而去。

“啪，啪——”轻轻踩动陈年枯叶，掀起点点尘埃。 

  临走之际，她想起，管家曾对她说，在那片深林，琴声相对之方向，

通往蓉城…… 

 

 

 

第一章  流年远·寒宫望月 

 

（一） 

 

  阴。 

小雨连绵。湿冷空气中点点花香。 



 

  已近七月，天气还微微有些凉。毫无生机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

灰暗的人心。尘世间，竟是如此寂寞平淡。 

  漫步在雨中，人影绰绰。一双白色的貂绒雨靴早已泡了汤。林漪头上

顶着一把红色油纸伞，雨滴轻轻落向伞面，在红色衬托下，如为凝的鲜血。褐

色的长发，精致的五官。看起来美好而耀眼的人，不知怎么，在这个雨丝纷扬

的傍晚，她的身影竟有些平淡，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单。 

  视线中出现了一个灰点，时隐时现。 

  城门？心中一紧，脚下生风。 

  街道两边的景物拉成一条条绚烂的彩线，以灰色为主，织成一片不规

则的宏图。 

  飞奔至一座灰色建筑物旁，缓缓停下。 

  凝视着城墙上的两个镀金大字，良久，勾起一丝清浅的笑，转瞬即

逝。 

  繁体隶书的“蓉城”。蓉城—乃千古帝都，是国之天堂。商人们齐

聚，又有王府驻地。 

  行人之多，不论阴晴。人流之中，虽吵嚷，却让林漪感到久违的安

全。 

  车马呼啸而过，人流时聚时散。街道两旁的树，忽然乱舞，沙尘扬

起，能见度越来越低。在行人手中的提灯下，她清楚的看见，雨丝已微微倾

斜。起风了，吹得人们心中慌乱。“呼”一阵猛烈的风吹乱了心中思绪缠绵。

手中没留意，伞似想要挣脱束缚，像羽翼未丰的鸟儿早早飞出巢笼，挣扎着，

要与风儿共舞，与天空相拥。一瞬，竟消失在小巷的岔路口，消失在她的视线

里。雨下的紧了。为了躲雨，她只能倚在一棵巨大的杉树下。 

  “吧嗒—”一滴雨水，顺着叶子坠落，滴在了她的鼻尖。这似乎令她

清醒了一些。耸耸鼻子，心中苦涩。在这座陌生的帝都里，没有她的依靠。 

  一声轻叹，慢慢将双手抚上树干。深褐色的树皮里有迂回蜿蜒，仿佛

时光留下的无情伤疤。深色的纹路里，赫然点缀着绿意，如新生的浅淡希望。 

  回想着十五岁那年，风华正茂，刚开始对人生有了懵懂的认识。回想



 

着那时，大家年少无知，不知世事，没有顾忌，自然是无忧无虑，时光是快乐

的。 

  然而，现在的自己已知世事艰辛，往日活跃的心中只剩消极，疲惫中

有一种超龄的沧桑。十六岁的生日才过去两个月，过去那些美好，真的已成脑

海中泛黄的记忆碎片，离自己远去了吗？ 

  是谁说，连怀念都太奢侈，只羡慕谁年少无知。 

  天色渐暗，夜空明净，而她，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北极星。 

  冷清的白色来自于上空，似要给谁一点慰藉，微弱的光想要铺满整条

街道，却也无济于事。 

  树下的人打了个寒噤，阴冷的夜风席卷而过，月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

洒在地上，星星点点。夜风中，树影重叠。 

  雨渐渐小了，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滴，夜空中阴云早已散去，只有洇湿

的街，地面上的小水洼可以证明，这里下过一场大雨。 

  起身。却也不知该何去何从，只是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 

  夜，万籁俱寂，只有街上偶尔经过的护卫队正在夜巡，溅起一阵水花

后就再无迹可寻。 

  熙攘的人潮早已散去，店铺里也不再飘出阵阵粉色香气，医馆里进进

出出的人群还历历在目，空气中也不再传来阵阵叫卖声。这都是因为，时如流

水，傍晚已过，不再重来。 

  原来，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时光可以毁灭一切，也可以创造一切。恍

惚间，耳边再次传来丫鬟们的嬉闹声，抬眼一望，皆是万里晴空。阳光下“安

峦殿”楷书大字依然那么耀眼。凝视着，沉醉了。忽然，桥上出现一个身影，

逆着光，却从身影边缘开始模糊。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她知道，他在笑。 

  “景容—”她不由得笑了。但这一丝欣喜马上转为绝望，因为她看

见，美好的世间破裂了，那个洋溢着欢笑的宫殿不见了，心中最重要的地方开

始坍塌，空洞的可怕。 

  竭力忍耐一种可怕的欲望。支持她前进的，是重回故地的欲望，或者

说，执念。 



 

  慢慢转身，继续前行。 

                          （二） 

  蓉城的夜，流云翻涌。明亮的星光为夜空照亮，卫星们守护着家乡。

那略带黄色的荧光，坚决而淡漠。 

  星空下，林漪缓缓抬起头。不觉间，竟又走进了城楼。踏着石阶，一

路无言。经过了最后一个转弯处。 

层顶。斑驳的城墙似有流银的闪耀，亦是美。殊不知，这看似平和的古

墙上，洒满了几代人的鲜血？ 

静谧的夜空也曾为浩劫，喊杀声连夜不绝。护城河在目光下熠熠生辉，

河水平和而柔美。然而，这埋骨葬身之地一但河水枯竭，人们必将看到—这水

下，非石，而是数不清的，长满青苔的枯骨！似在诉说对世间的留恋，他们活

着的时候，也为众生意念。 

半年前，又是浩劫，阳光下，自己的亲人也曾用一腔鲜血划过一道血色

的线，随着利剑出鞘而应声倒地，那绝望的眼神刺痛了蓝天。 

晴天之后的雨夜，无声地冲刷了河边的斑斑血迹，雨水接连几夜，埋葬

了死去的至亲，埋葬了有一个王族驻地。离家那夜，她谨记管家的誓言，要平

反冤案，不死不休。 

  她一生都忘不了，自己因去永溯山访友而躲过一劫。回家后，竟看到

府上贴着的封条，以及墙角里的一卷密信，上书四个大字“速逃勿归”。林漪

将字条浸在水里，片刻，她看到下面一行小字：“速往蓉城，我会设法联系你

—景默。”景默是管家，景容之父，一生为林家尽忠。 

   可是，在出城那晚，告示栏里一张白纸，上书“林家叛乱，贼子均被

抄家封府，唯不见管家景默，疑似畏罪自杀，次女林漪于永溯山长眠，其余罪

人将在三日后处决。” 

  当林漪前往蓉城时，看到了一队人马于林府走过，后数量囚车。慌忙

跟在百姓身后，却看见亲人们在城门前被杀，虽心痛，却也只能装作寻常百姓

一般紧随其后。结果，没能等他离开，又意外得知皇上下令秘密调查景管家是

否已死，为掩人耳目，林漪只能五月之后前往蓉城。 

  她成功了。 



 

  如今，她侥幸逃脱，来都帝都。至此，只求雪恨。 

  轻声上前，所及流云之下。双手向前探着，末了，抚上了城墙。墙头

及胸前，古老的石块上早已蒙尘。此城存在已有百年，虽有十几年的宁静与繁

华，但此国已朽，如此胜景处于荒凉之地，可见国君昏庸。如此，虽一城太

平，但已尽前程，和平的日子，不会太久。 

  城墙的观望口，一株小草，在阴风里若隐若现，飘摇不定。 

  凝视着远方，寂寥无人，群山隐匿在夜色里，茫茫黑色中,无一活物。

夜风吹起，黄沙漫天，荒芜的枯木林中，似传出阵阵凄凉的啼鸣，划破了虚无

的繁华，多年之前的盛景不复。 

  空地，枯林，秃山……眼前荒芜似在诉说战争的凄苦。 

  恍惚间，时光倒流，日月极速轮转，十五年前— 

  似城内的繁华，荷花池边人来人往，人们倚于亭中，说笑着来年的丰

收，客房里许多人举杯对饮，高谈阔论。池里荷花静静开着，与世无争。若有

若无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洒肆，盛装美人鱼贯而出，流纱裙，舒水袖。彩袂

飘飞，舞姿曼妙。客人们围坐，席间有人闲话。 

  突然，鼓声响起由远而近。原是将军亲自迎接远来使者。使者见面

后，又拿出了几车珍贵之物，是别国相赠。立于城墙之上，看见马车上的珠

宝，也暗叫一声:“好”。 

  话音未落，又是一阵轻风，过后，使者和众人的身影变得透明，继而

化作虚无。阳光被黑暗取代，眼前只有黄沙漫天。 

  时光无情，繁华仓促离开，一夜之间，日月俱变。 

  十年多里，先后消失了六个兴旺的家族 ，六个在朝廷里举足轻重的重

臣，六个贵族驻地。 

  林府不是第一个，当然，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三） 

  想到这里，不觉已红了眼眶，双手渐渐握成拳，因太过用力而骨节发

白。 



 

  月光下，她俯身望去，眼神总是在一个方向停留。那是故乡的方向。 

一府三殿，承载着她的快乐与欢笑。 

  头顶突然投下一片阴翳，她惊愕的抬起头，对上一个灿烂的笑脸。少

年容颜美丽而妖异，微微一笑令日月失色。 

  —“嘿，这么晚了，不回家吗？” 

  她一怔。以至多年后，她还不知道，那天晚上，她发呆的模样，可爱

而美丽。 

  她报之对方一个淡淡的微笑，少年眼中灿若星河，林漪没有注意到，

那眼神里闪过的惊艳之色，是啊，以她的容貌，应该是随时保持骄傲的，偏偏

她自己还不知道，她才堪堪十六，却已生的极为勾人，若她家道兴旺之时，邵

氏江山，还没有一个小姐能与她相提并论。 

  身后阴风四起，林里枯枝轻颤，“沙沙”轻响。 

  少年眼神一滞，音虽轻，但足以确定，是人，非风。 

  林猗察觉到了他眼底一闪而逝的精光，细听片刻，心中一震。 

  她望向他，竭力掩饰着慌张。他轻笑，带她翻身跃下城墙。 

  月光中，她看到，禁军一队一字排列，镇守城墙之上。 

  “谢”字还未出口，他抢先一步：“你不属于蓉城？”被问起心中秘

密，林漪一时语塞。许是看出她的为难，“在下尉迟玄烨，若初来乍到，可来

落云阁找我。” 

  他的眸中掠过一缕转瞬即逝的神色。那时她未曾多想，也根本不会想

到，那神色，是微微的疑惑。 

  少年向他挥手告别，她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心中苦涩而

无助:回家？她还有家可回吗？ 

  生活孤寂，一路定然寸步难行。无悔，但需谨慎周密。管家不知所

终，一明一暗难相联，仅凭二人之力，可回天吗？ 

  良久无言。 



 

  一只寒鸦破空而过，继而盘旋。冷清目光之下，她发觉，鸟儿的脚上

有一卷白色的纸。 

  眼神瞬间由震惊转为释然，长舒一口气。冲鸟儿招手。它无视她，刚

要飞向远方,“咻”被打中翅膀的鸟儿落在不远处的空地上。关键时刻，为了

拿到密函，她只得拔下琉璃簪，反向掷去。 

慢慢取下那卷白纸，一行熟悉的字迹呈现： 

   —“林漪小姐，请马上到沐雪园，我已安插人手接应，赤羽小鹰可暂

时方便联系。如若收到这张纸，请马上寄回。—景容。” 

  “沐雪园？”她轻喃。 

  俯身托起被砸傻的鸟儿，轻轻抖动翅膀，黑色的粉末被抖落，四散在

夜风里，果然，是赤羽小鹰。 

            林漪身后阴暗的角落里，有什么蓝色的东西，分为两段，幽光闪

烁。它，被抛弃了呢。 

   夜已深。 

 

（四） 

 

 

  缓慢踱步。 

  路上已再无一人。 

  鸣声不绝，流水不息。“嗒嗒”的频率如泣如诉，敲击着她不堪一击

的心。 

  无限的空虚感袭来，似无魂魄的傀儡，毫无目的的游荡，心中野草疯

长。 

  她再次响起了那个预言: 

  必须拔掉心中被野草小心翼翼守护着的玫瑰，那片荒芜的空地会长出



 

野心的荆棘毒木。 

  玫瑰。玫瑰吗？林漪艰难地笑笑。 

  正思索着，面前出现了一座被草木掩映的黑色大门。镀金大字“沐雪

园”题于门匾。 

  “铛铛—”轻轻敲响黑色大门，寂寥的空响回荡。奇怪。“沐雪园”

三字看起来并无年代感，而墙面早已斑驳。 

  无人回应。“铛铛—” 

  门板发出了极轻的回响。细听，终于发现了机密。 

  用力推门极久，猛的一拉，门应声而开，她欲进，刚抬头便发现门后

有人影。一惊，那人便问，    

    —“你是林倾之女？” 

    —“你是谁？” 

    —“景管家要我来接应你。” 

  微笑。“请随我来。”那人声轻。 

  院内盛景，如迷宫般盘绕。“西院厢房，久无人居，暂且栖身。” 

  待她回神，那人已无踪影。 

  一道鬼魅的身影掠向陈旧的楼。 

   陈旧的门，已泛起暗红的锈，慢慢转动着插在锁中的钥匙，将它推开

一条缝隙，闪身而入。一股荒凉腐败之气弥漫在空气中，每一次挪动都能卷起

堆在地上的尘埃，呛得她无法呼吸，身后的大门在悄无声息地关闭，墙角里布

满了蜘蛛网，一些白色丝线在空中飘动，四周空无一物，除了—阴暗的角落

里，古老木桌上的镂空圆镜。 

  缓缓将双手扶上镜面，圆镜折射出月光，斑斑驳驳的洒在对面的高墙

上那泛着寒意的冷光，竟使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凉。 

  不知何时，乌云再次慢慢在阁楼上空聚集，暗夜中时隐时现的月光，



 

晴朗的夜空中已刮起阵阵寒风，星辰被乌云遮掩，失了本色。微弱的月光想要

冲破黑暗却也无济于事，只有阴云里射出两三道斜斜的光。第一滴沉甸甸的雨

悠悠落下，一道闪电话划破了久违的寂静。屋外电闪雷鸣，同紧密的雨，撞开

了那扇旧门。巨响声和着风雨，销声匿迹。雨声被无限放大，雨丝倾斜而入，

浸湿了楼道里的一片空地。 

  阴冷的夜风穿堂而过，卷起阵阵寒意。如冰刃撕开时空的缝隙，拭起

桌上一沓纸席卷而去，纷至散落在地。 

  泛黄的纸张上有隐隐的猩红，如未凝的鲜血，触目惊心。黑暗里发出

幽幽的绿光,来自圆镜，凄凉而怅然。 

  静立在风暴里，被雨打湿外衣，她仿佛听到了一个冰冷的声音在阴暗

的角落里响起— 

  “星幕、星光、星空、星河、星际……殁。” 

  无人知其音，无人知其语，无人之其意。 

                   （五） 

无论黑暗有多漫长，都会迎来曙光。无论在夜里发生了什么，第二天

的阳光还会暖洋洋的冲破黑暗，洒向尘世间。 

第二天． 

阳光笼罩着原本平庸的一切，赋予了它们生动的光彩。 

昨天已为历史，今天依然继续，明天终会将至。 

沐雪园。 

房后向东为摘星台。二十余米高。台上，一览十里尽收。 

此时。 

林漪静静地躺在地面上。灰尘被昨夜的风高高吹起，如絮堆积在她身

旁。她的衣，她的发，被轻轻覆上一层尘埃，仿佛她已在此沉睡千年，直至覆

灭。没有人知道，昨夜，她在朦胧中听见那句低喃后，竟被倦意蔓延全身，软

绵绵的无声滑落在灰尘间。时光静悄悄地掩盖了属于黑夜中的一切秘密，取而


